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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这个嘛……我觉得能有这个机会，对我自己来说是积了很大的功德——能够泛泛地讲一讲、探讨一下佛法。在诸多经典里，佛陀多次说过，没有什么比听闻、宣讲、阅读、思维，以及禅修真理——也就是佛法——更有意义的事情了。只有这种思维、探讨、思考或阅读佛法的行为是不会欺骗我们的，除此之外，我们所做的一切、所想的一切、所思量的一切，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欺骗着我们。大师蒋贡曾说，我们一开口说话，就在说矛盾；一动念思考，就在想混乱。

    这个特别的文本让我尤其感到欣喜，能够与大家分享它。我们当中许多人可能知道蒋贡是谁——我想曾经有人说他就像是西藏的达芬奇。虽然我们或多或少知道蒋贡这个名字，但我认为我们很多人其实根本不知道他究竟做了多少事。因为不同于达芬奇，蒋贡大部分的遗产是与心灵和精神层面相关的，而我们人类，尤其是在现今这个时代，根本没有时间去……怎么说呢，接受这类礼物。可以这么说：如果蒋贡和他的同道们没能完成他们在西藏所做的一切，那么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藏传佛教，恐怕有八成会消失，或者至少已经面目全非。

    蒋贡是一位伟大的利美大师，宁玛、萨迦、格鲁各派都视他为本派的祖师。但如果只把他归为某一派，那是一种误解。如果我们有时间和精力去探索他的部分著作，就能看出他的无宗派态度绝不仅仅是某种政治姿态——在他几乎每一部作品里，你都能找到无宗派的痕迹。正如你们将会看到的，这部《上师称名祈请文》也非常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无宗派精神。我认为在很多其他传承里，你不容易找到这样的无宗派祈请文、发愿偈或颂词。

   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对佛教，尤其是金刚乘，完全是新接触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里的一些概念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难懂，特别是如果你对密续还没有足够了解的话——关于上师称名、上师虔信、上师这个概念——这很容易被误解、被曲解，也确实不那么容易理解。

    这不只是佛法新人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有一个习气，非常强烈地积累了许许多多世——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习气，但有一个习气存在了很很很长时间，那就是爱执着自我。这个习气当然又被许多其他因素所强化，比如个人主义的宣扬、人权、个人权利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。以这些为背景，上师虔信的概念，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故事，可能就有点难以接受了。

    但是，像称名上师、忆念上师、上师虔信这样的修法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方法技巧。所有的佛法技巧，必然是为了对治自我执着的习气而设计的。如果我们所运用的任何一种技巧，不是在对治自我执着，反而是在帮助执着自我、滋养自我，那么即使它看起来、听起来、感觉起来像是佛法，它也是非常危险的，甚至比非佛法的东西更危险。

    所以，正如我所说，佛教里的每一种技巧，基本上都是为了对治某种特定的习气，最终对治的是执着于自我的习气。举个例子，你们听说过六波罗蜜多这个宏大的概念——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——为什么是这六个？弥勒说，是因为有六种不同的习气，他称之为六种不同类型的"爱好"——对六种不同事物的执着爱好。

    我们有六种不同类型的爱，或者说爱好。我们爱觉得"我没有够"——这是我们最大的爱好之一，事实上也是人类苦恼之一，藏文叫做德隆，基本上就是总觉得不够；同时也许还伴随着爱忙碌的习惯——闲下来是非常难以忍受的，它会暴露很多东西。对治"我没有够"这种习气的修法，就是布施。

    然后我们有爱惹麻烦的习惯——我们就是爱不安分，喜欢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找麻烦，喜欢不老实待着。对治这个的就是持戒。

    我当时在说，所有佛法技巧都有其目的，目的通常是与习气打交道、对治习气。这一点对你们来说很重要，因为任何佛法技巧都不应该只是因为它是佛教文化才去修；即使真的去修，也应该是因为它成为了一个载体、一条道路，否则它就完全是一种障碍，根本不是道了。所以我们有这种爱惹麻烦的习惯，因此我们需要持戒。

    ——好，欢迎进入……你们能听到我吗？你们的麦克风静音了吗？……还好？……喂，我在跟谁说话？……是的，现在可以了，谢谢。我的网络断了，完全断掉了。

    他们有没有错过什么？——不，没什么可错过的，根本没什么可错过的。抱歉，我们等了一会儿，但你们没有错过任何东西。网络重启了，我想现在没问题了……好，抱歉。

    所以，我们刚才在讲持戒。我们有爱激动的习惯，也就是爱极端感受，否则就不过瘾——必须要有那种……几乎把自己刮伤的感觉，就像用奶酪刨一样，我们就爱这种极端感受，那种痛苦刺激之类的。因为这个习气，我们需要忍辱，所以关于忍辱有大量大量的教法。

    然后这个非常有意思——我们通常说，哦，你应该专注，你应该集中，你真的要专心……但是，尽管我们这么说，实际上我们有爱不用功的习惯，基本上就是爱不集中、爱散漫。你知道，我们为什么要度假？假期里，我们理论上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：可以晚点起床，可以睡懒觉，不需要专注，可以随心所欲——基本上就是爱不专注、爱无拘无束。对治这个的就是精进。

    下一个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对我们现代人——我们谈什么权利啊、个人权利啊、我的空间啊、我的权利啊、独立啊，这对我们来说多么重要——这是我们说的话，这是我们讲的。但实际上，我们爱做别人的奴隶，也就是说，爱被人管，不只是被人管，还爱被各种东西管——爱被束缚、被拖拽、被推来搡去，被气氛、被情境、被情况摆布。显然，对治这个的当然就是禅定——禅定不就是直接对立于这种爱被情境摆布的习惯吗？就是基本上什么都不做嘛，不是吗？

    最后，我们有爱邪见的习惯。哦，这个可是大问题。当然，我们可能对龙树菩萨的不二见、佛法教义等等感到非常向往，但从根本上来说，我们就是爱邪见。邪见有无量无边，关于什么是邪见，我们可以谈好多天。但从根本上说，就是爱执取任何极端见解。比如，我们当中很多相当信服科学逻辑的人，会认为我们持有正见——认为万事万物不是凭空出现的，不是随机偶然的，一切都来自因缘条件，等等。我们是这么想的。但我们要小心，因为在内心深处，我们爱某种全能创造主的观念，或者爱什么因果都没有的虚无主义。

    我们讲了这六种习气。你们肯定听说过佛教里的"不善"这个词吧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佛教里的"罪"是什么，或者不善是什么，你可以说：凡是从这六种习气中生出的，都是不善——五种、四种、三种，甚至只是一种，都能造作不善。所以，从这六种习气中生出的一切，基本上都是不善。

    好，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本来是要讲《称名上师祈请文》的。我跟你们说这些，是作为一个例子——佛陀一切不同乘的所有每一个方法，都是教给你用来对治问题的。更准确地说，针对每一个单独的问题，可以说有成百上千种方法，专门对治这一个问题。

    上师的修法、上师虔信的修法也不例外，它也是另一种技巧或方法，用来对治某些特定的问题。我们刚才谈到六波罗蜜多作为例子——如果你问上师虔信、称名上师，这件事在六波罗蜜多中属于哪里，可以说它主要属于智慧。

    所以，在我们继续讲称名上师之前，我想让你们先知道这一点：上师虔信或称名上师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技巧。对于那些有时间安排问题的人，上师虔信或上师修法被认为是最实际的方法——如果你有大把时间，比如三无量劫之类的，那你不一定需要这个。但如果你有时间紧迫的问题，没时间、没耐性、想快点搞定，那是的，你就需要与此相应的方法。

    所以，如果你没有耐心，如果你有时间安排的问题，还有如果你有勇气——勇气在上师虔信、上师修法中非常非常重要，某种无畏、某种胆识。当我们说勇气或胆识，我们说的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的那种勇气。因为正是自我执着让你变得懦弱，所以你能放下多少自我执着，就决定了你有多勇敢。

    没耐心、时间安排有问题、有勇气……同样，慈悲心——如果你有极大的慈悲心，真正的、广大无量的慈悲心，那也是你应该修上师法门的另一个理由。还有，如果你是那种相信不费力气便能大有收获的人……嗯，这个是相对的。那么上师瑜伽再一次是最好的选择。

    基本上，历代所有的大师都赞叹：对于那些希望在短时间内成就解脱——也就是消除内心迷惑——的人来说，上师这条道是最快速的、最宏大的、最直捷的、最有力量的，也是最……怎么说……最实际的。

    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真的很热。我们休息十分钟。午饭……如果你们不休息，午饭可能就要晚了。身体有问题的朋友，请吃点东西，不是饼干那种。

  